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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诗路文化

移情蓬莱，伯牙操琴而歌

《琴操》《乐府解题》《琴苑要录》等记载伯牙

学琴故事，玩琴者大抵知道。伯牙学琴三年，一切

了然于胸。唯“精神寂漠，情之专一，未能得也”。

琴师成连认识到可能是自己的教法有问题。于是

他对伯牙说，自己的师父方子春隐居东海，善移

情。于是师徒两人跋山涉水，来到东海蓬莱仙山。

结果方子春未见到，但成连带伯牙进入了一个大

自然的境界，让他在天籁中寻求一种新的感悟，

然后自己驾舟离去。伯牙一人在蓬莱山心生悲

伤，但闻海水汹涌，林岫杳冥，萃鸟啁啾，心中豁

然一亮，仰天叹曰“先生将移我情矣”，于是操琴

而歌，由此成为天下妙手。而那首琴曲便是流传

了两千多年的《水仙操》。曲曰：

繄洞渭兮流澌濩袁
舟楫逝兮仙不还遥
移情愫兮蓬莱山袁
歍钦伤宫兮仙不还遥

那是音韵里的仙姝奇葩，是声动处的潺湲泠

泠，是为寻那飘逝的风之誓言，是为探那流于世

外的仙音缭绕……荀况在《劝学》篇中不无夸张

地赞道：“昔者瓠巴鼓瑟，而沉鱼出听；伯牙鼓琴，

而六马仰秣。”

《吕氏春秋》载：“伯姓，牙名，或作雅。钟氏

期，名子，皆通称，悉楚人也……”春秋战国时期，

伯牙、子期高山流水遇知音的故事家喻户晓。而

在遇知音之前，伯牙移情东海蓬莱、琴操水仙的

故事同样经典。

《海盐县志》也描述：“伯牙、子期皆楚人。”春

秋时浙江属越，到了战国，公元前306年，楚灭越，

包括舟山群岛在内的境域尽归楚，原南方吴越之

地称东楚。明天启《海盐县图经》载：“伯牙台，县

东门外二十步，台侧有闻琴村、闻琴桥。”传说与

伯牙、钟子期有关。

海盐位于东海之畔，钱塘江北岸，出海至舟

山群岛东海蓬莱，这样就从文旅的角度，找到了

伯牙老师成连带伯牙学琴于“海上”“蓬莱仙岛”

的由头和路径。

伯牙看海终悟海，学琴终懂琴，无师终有

师，独孤终不孤。身处孤岛，与大海林鸟为伴，

陶冶了性情，真正体会到了艺术的本质，乃是

天籁。从浩瀚无边的境界里望穿秋水，只见那

仙师已乘鲤鱼，一去不返，一夜水仙清泪多。移

情整一曲《水仙操》，果然是轻弹低拂，心思静

谧，波澜不惊。静静的一幅是王维的诗中画、画

中诗：“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

明月来相照。”

《水仙操》的文化影响力

水仙花，乃水中神仙之物化，又是中国道

教之圣花。古人遥想水中之神仙也罢，感怀花

中之水仙也罢。操之以琴，此水仙也，彼水仙

也，皆化而为一。有《水仙花》诗曰：野清真处子面袁
刚烈丈夫心遥翠带拖云舞袁金卮照雪斟遥苦吟吟不
得袁移入伯牙琴遥 冶

五代及北宋时期画家李咸熙（919～967），曾

为之作《水仙操》诗，曰：

大波相拍流水鸣袁蓬山鸟兽多奇形遥
琴心不喜亦不惊袁安弦缓爪何泠泠遥
水仙缥缈来相迎袁伯乐从此留嘉名遥
峄阳散术虚且轻袁重华斧下知其声遥
檿丝相纠成凄清袁调和引得熏风生遥
指底先王长养情袁曲终天下称太平遥
后人好事传其曲袁有时声足意不足遥
始娥娥兮复洋洋袁但见山青兼水绿遥
成连入海移人情袁岂是本来无嗜欲遥
琴兮琴兮在自然袁不在徽金将轸玉遥

台湾诗人余光中以《水仙操》吊屈原：

把影子投在水上的袁都患了洁癖袁
一种高贵的绝症袁
把名字投在风中的袁
衣带便飘在风中袁
青苔从风里来袁楚歌从清芬里来袁
美从烈士的胎里带来袁
水动之后袁从回荡的波里升起袁
犹佩青春的叶长似剑袁
灿灿的花开如冕袁
钵小如舟袁山长水远袁是湘江遥
一个以水为痕迹袁行走大地的仙，
是花也罢袁是神也罢袁
她总是那浩荡山水画里云烟深处的一方留白袁
又是激情乐曲弹断处的一处凝神噎噎

《水仙操》的文学影响力，从古今诸多琴家、

诗人墨客对《水仙操》的评价和诗文中可见一斑。

《水仙操》也因伯牙子期对历代文人如列子、李

白、薛涛、冯梦龙等文化感染力而流芳千古。

《岱山操》《水仙操》堪称姊妹篇

岱山推出“东海岬天下”，是否可以将伯牙移

情东海蓬莱、琴操水仙的故事融入其中一岬中？

其关键元素有三：一、东海蓬莱，岱山自古有“东

海蓬莱”雅称；二、水仙，普陀水仙是舟山市花，东

晋时以舟山为大本营起事的孙恩等人，亦自称水

仙。舟山昔日也有水仙宫信仰；三、操，特指古代

琴曲或鼓曲名。清全祖望曾以元陈文昭囗吻赋《岱

山操》（见汤濬《岱山镇志》），《四明谈助》载《勾馀土

音·甬上琴操》有陈大令《岱山操》，又云“诗话”。陈文

昭是慈溪县令，方国珍起事时，被方部囚于岱山。《岱

山操》如下：

昔年宝峰兮袁北面受教遥 昼则鸣琴兮袁夜则讲
道遥圣学有真兮袁惟忠与孝遥讵以城邑兮袁赍彼群盗遥
愤彼元帅兮袁丧其旌纛遥 空令下吏兮袁义愤惨惨遥 洋
洋东海兮袁岱山其岙遥 追拟苏卿兮袁困於雪窖遥 西瞻
宝峰兮袁灵光有曜遥 不负吾师兮袁临流长啸遥

这是一首表明气节的诗，也念到了陈文昭的受

业恩师慈溪宝峰书院的赵偕。《岱山操》是目前舟山发

现的唯一一首古“操”，同《水仙操》一样，都融进了师

徒之谊，皆适宜鼓琴吟唱。称之为《水仙操》的岱山版

姊妹篇，又有何妨呢？文旅打造应和天时地利，岱山海

岬与伯牙《水仙操》还有违和感吗？

古琴天籁与海岬地境

古琴作为中国最古老的弹拨乐器之一，其历史

可追溯商周时期。这30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古琴承

载了丰富的历史信息和文化内涵，通过音乐和艺术形

式的传承，展示了华夏儿女的审美观念和智慧。

1977年8月20日，管平湖先生弹奏的琴曲《流

水》录音被刻在一张喷金铜唱片上，由美国的“旅行

者”号太空船发射到太空，将无限运行，经亿万年不

止。2003年古琴艺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

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2006年5月

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将古琴列入第1批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

式上，陈雷激身着白色宽袍，踞坐于一幅硕大扇面

上，优雅抚一曲《太古遗音》，沁入人心，举世瞩目。

舟山琴家颇多，如东皋山人王科军对此《水仙

操》情有独钟。他曾在定海、普陀、岱山、普陀山等开展

多场公益培训。多年来，还受邀在浙江省内的新昌、磐

安和江苏、福建等地进行古琴授课和演奏。曾与笔者

谈起将《水仙操》落户岱山某一海岬的理念。

岱山已拥有中国海岬公园，海岬是岱山县沿海

风光带的标志，境内礁石林立，有大小沙滩，海滨浴

场、博物馆、灯塔及木栈道体验，既有原生态的自然风

光，又有美丽的人工景观，如果巧借伯牙之盛名，深植

“东海蓬莱”之文旅概念，打造操琴移情之胜境，培育

古琴培训之基地，亦可延伸高山流水遇知音之佳话。

古琴天籁，海岬地境。天地融汇，情境合一。

如何？ （部分信息由东皋山人王科军提供）

伯牙名曲《水仙操》，东海蓬莱留一岬，如何？
□孙和军

2025年1月16日，岱山文旅重磅发布

“东海岬天下”策划和设计大赛启动公告。

让我想起2009年我曾写过一篇《伯牙名

曲水仙操，舟楫逝兮仙不还》的小文。

长江口的守护者———大戢山灯塔
□周苗

灯塔档案：

地理位置院北纬30毅48'37"袁东经122毅10'16"
塔高院24米
灯高院93米
灯质院闪渊2冤白10秒
射程院20海里

大戢山灯塔始建于1869年袁是我国最
早建造的沿海灯塔之一遥曾于战争中遭毁袁
后以钢架置灯遥 1958年重建圆柱形砖结构
灯塔遥 现灯塔为1994年在原址上重建遥

大戢山位于长江口外东南海域袁 地处
长江口与杭州湾的交汇处遥灯塔建于该山
之巅袁凡船舶南来经白节峡尧唐脑山袁东来
经花鸟山后袁皆取道大戢山灯塔入长江口
而至上海港或上行各港埠遥

一
顺着浩荡长江奔涌入海，一片汪洋中，几粒

碧螺般的岛屿隔海遥峙，景象孤寂。对于经常由

长江口进出上海的航海人来说，这些岛屿并不

陌生，甚至如家门口的路灯一样熟悉无比。

海疆辽阔无边，仅有的几座岛屿便成了航

海人辨别航向的天然坐标———大戢山，这座面

积不到0.1平方公里的蕞尔小岛，却在近代上海

航运崛起过程中，承担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1832年 6月，德国传教士郭士立（1803—

1851)奉东印度公司之命，乘坐阿美士德号来中

国沿海刺探情报。当郭士立的船来到长江口外，

苍翠醒目的大戢山吸引了他的注意。郭士立在

这一天的日记中写道：“大约在中午，我们看到

了低平的海岸，岸边小树林清晰可辨。在我们驶

去泊岸时，除了小岛的山峰外没有其他地标，这

是群岛最北边的一个小岛……”

从此，西方殖民者的航海图上，大戢山岛被

标注成“郭士立岛”（Gutzlaff)，而稍北的鸡骨

礁，则以他乘坐的船来命名为“阿美士德礁”

（AmherstRocks)。

由此上溯近千年，大戢山就已是中日航路

上的天然导航标志。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日

本僧人成寻来中国游学，他在游记《参天台五台

山记》中记载“天晴，东北风吹。……丑时，至苏

州大七山宿”。文中所述“大七山”，就是大戢山。

那晚，成寻船队就驻泊于大戢山下，一枕酣眠。

清代，由上海、乍浦前往日本的航线，经常

以大戢山为导航标志。

二
商船出海，先朝大戢山航行，然后再转舵一

路往东。赴日商船的航海日志中，大戢山常被记

载为“大楫山”。清咸丰元年（1851)十一月，由乍

浦始发的丰利船，其航海日志记载“二十日晴。

午刻，扬帆大顺……二十二日晴。轧潮至大楫。

二十三日晴。寄枢大楫，候风一日”。丰利船先沿

舟山群岛北线驶出杭州湾，再渡海至日本长崎，

其间必取道大戢山。

迨至近代，随着沿海各口开埠，上海迅速崛

起为中国对外贸易最繁荣区域，长江口海域商

船往来频繁，热闹非凡。

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在1867年的《沿海灯塔节

略》评价上海：“此地乃船运最为繁忙，亦为最难

以靠近之港口。”

港口淤浅、水道迁移等问题，是一直以来阻

碍船只航行、困扰上海航运发展的症结所在。据

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佩里（Matthew Calbraith

Perry）描述：“通向商业城市上海的长江口，两边

都被浅滩堵塞，这让没有领航员的船只变得很

危险。在北边的一个浅滩称为北浅滩，从陆地向西

绵延六英里左右。南边是一个类似的浅滩，称为南

浅滩，从南边海岸伸出来的距离几乎一样远。”

艰险的通航条件，极易引发触礁、搁浅和其他

船难事故，一艘又一艘船在此发生悲剧。

鉴于上海港的特殊地位，在长江口航线建造

灯塔，改善航行条件，成为极其迫切的头等大事。

在各国领事、上海西商总会，以及社会各界

的强烈要求下，海关税务司开始筹划完善长江

口导航设施。尽管清政府总理衙门同意“建造一

座在国外购买的灯塔，保护长江口最危险的地

方”，但在灯塔选址上，各方出现较大分歧。英、

美、法等六国驻沪领事会议商定，在鸡骨礁和花

鸟山建设灯塔；英国海军官员布鲁克斯（E.W.

Brooker）则主张选址马鞍列岛东部的一处礁石

和鸡骨礁附近；还有人提出将灯塔设在马鞍列

岛东南的浪岗山。众说纷纭，争论不休，始终无

法达成一致，筹建灯塔事宜一度遭到搁置。

赫德对灯塔设置地点另有打算，“于牛皮礁或

马鞍岛建一灯塔，大戢山上亦将建一座置于标桩

上之灯标，另一座建于吴淞。各座灯标一旦安置，

航行之便利可谓犹如于灯下漫步街头矣”。

此后的几年时间里，按照赫德的设想，在长

江口建造灯塔的工作开始有条不紊地进行。

最先建造的是大戢山灯塔。

三
1868年，英国人韩德善主持了大戢山灯塔的

建设工程。这是清海关海务部门在长江口建造

的第一座灯塔，也是韩德善担任海关营造司后

建造的首座灯塔，他不仅亲自设计了图纸，还全

程参与了灯塔的建造过程。

在中国建造灯塔，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供借

鉴，韩德善只好参考英国的经验，采用了预制部

件、现场组装的施工方法———塔身和透镜等核

心部件由英国订制，附属建筑材料则来自附近

的上海。由于大戢山面积狭小，材料装卸十分困

难，只好先将部件卸入海中，再使用起重机从海

中吊起，然后进行施工。

条件及环境的制约，以及其他不可预见的

因素，导致建塔工程困难重重。英国领事麦华陀

《1868年度上海贸易报告》中无奈地写道：“不幸

的是，由于到达该岛的航路十分危险，已丧失了

几船材料和生命，预计在继续施工过程中还会

遇到严重困难。”

所幸，在韩德善的妥善统筹下，用了大约一

年时间，在1869年的11月1日，大戢山灯塔顺利建

成。麦华陀在《1869年度上海贸易报告》中欣喜

地表示：“尽管在建造过程中遇到许多严重的困难，

但大戢山的灯塔已经完成。”

大戢山灯塔成为后续灯塔建设的范例，此

后在中国建设的灯塔，大多采用了预制装配式

施工的方法。

显然，与后来的一些灯塔相比，建成之初的

大戢山灯塔非常简陋。据资料显示，这座灯塔并

未建造人们想象中的塔身，而是在山顶高处的

石基上架设了铁架，上置以植物油为燃料的三等

透镜定光灯。

尽管一千八百五十枝的烛力极为渺小，但在

一片苍茫中，再微弱的光芒总能照亮航路。大戢山

灯塔与随后建成的花鸟山灯塔、佘山灯塔构成“三

足鼎立”之势，极大提高了长江口航行安全性，“对

于从南方驶入港口，或从欧洲、日本、澳大利亚驶

进港口的船只，无论轮船还是帆船都特别有用”。

三十年后，已老朽不堪的大戢山灯塔得以改

建，内容包括新建塔身、灯室及灯头，共花费了

2584英镑。原先的简陋铁架被14米高的白色圆形

铁塔所替代，塔顶加盖灯室，并安设三等透镜四

面急闪灯，灯光强烈，烛力可达三万四千枝。镜

机可快速旋转，每 5秒闪一次白光，在当时中国

沿海各灯塔中闪烁频率最高。灯光高出海面 86

米，晴好天气时24海里外清晰可见。

登高远眺，远处的花鸟山、白节山、半洋山、唐

脑山等灯塔皆历历在目。入夜时分，长江口外各

灯塔次第点燃，灯光闪烁，此起彼伏，联络成一张庇

护航路安全的绵密大网。

与其他灯塔相比，除开灯光导航的作用，大戢

山灯塔另附有电报局、气象站的功能，俨然“三位一

体”的海洋信息服务枢纽。

四
1870年，即大戢山灯塔落成的第二年，一桩中

国电信史上的大事在这座小岛发生———为开展在

中国的电报业务，丹麦大北电报公司计划从日本长

崎铺设海底电缆到上海。由于未经中国政府允许，

该公司竟擅自秘密地将电缆接至吴淞口外的大戢

山，并依托灯塔设立电报房。凡是要发电报的，可以

用船送至大戢山拍发。不久之后，海底电缆又从大

戢山潜过长江口海底，被引至黄浦江上岸。

毫无疑问，这是对中国主权的侵犯。据大北电

报公司档案显示，这一事件背后，竟隐藏着海关和

赫德的灰暗身影。“这一做法没有得到中国政府和

地方当局的准许。然而，公司得到了中国海关的允

诺，同意其在扬子江入海口的一个小岛上登陆。中

国海关已经在小岛上建设了灯塔，海关里的人可以

在灯塔里守夜，以保护电缆的安全。”（《论中国电报

的机密备忘录》)

可以肯定的是，没有赫德的默许，海底电缆绝

不可能在大戢山落脚，守塔人也不会承担起保护电

缆的任务。不管出于何种考虑，赫德在其中扮演的

角色并不光彩。

从此，上海不情愿地被纳入与世界各国的电报

网络中，而中国也由此打开了与外联通的窗口，大

戢山在其中起到了关键的桥梁作用。

除此之外，进出长江口的船舶与沪埠之间的通

信渠道得以建立。“公司轮船至此树旗，岛中遥辨其旗

帜，即发电报至上海报知，率先半日咸知某船至矣”。

驻守大戢山灯塔的电报局职员，在发现船舶信

号后，及时将船舶位置通过电报告知船舶所属船行、

公司。同理，所有在沪的船行经理或代理人所发的

指令和信息，也均可由该电报局传递，而后再由灯

塔用信号传送给有关船只。

海上航行，及时了解气象变化至关重要，大戢

山灯塔还承担起发布气象预告的功能。设在上海徐

家汇的观象台，每天将从沿海各地搜集的气象报告

汇总整理，通过电报传递到大戢山，以便航行船舶

及时了解。遇有飓风警告，守塔人则在旗杆上悬挂

信号，以警示各船。

时光流转，150年后的今天，大戢山灯塔变得更高

更亮，功能也愈发完善———船舶自动识别系统（AIS)

基站、船舶交通管理系统(VTS)雷达站等一系列新技

术应用于此，一套综合性助航保障体系卓然成形。

或许，在旁人看来，大戢山灯塔似乎无足轻重，

可无数次船毁人亡的惨剧得以消弭，无数人的生命

得以拯救。正如前人所说，“实则倘无此项设置，则

船只触礁，生命损失者，当不知凡几矣。”

海天苍茫，白色巨塔巍然伫立。不远处，舟楫往

来，蔚为壮观。


